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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和	
社交風險及其調節因素

譚躍、郭莘

摘要

近年來交友軟體興起，其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

動、地點配對的使用特性為青少年帶來社交便利，也伴隨著風險。基

於使用與滿足理論，本研究欲探討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社交

風險行為及其調節因素（家長介入行為、青少年年齡、性別和自戀程

度）。本研究透過在青少年常常拜訪的網站上張貼連結的便利抽樣方式

進行問卷調查。在2018年4至5月期間共回收512份15–17歲青少年的

問卷。其中473位曾經在過去一年使用過交友軟體，本研究以此族群的

問卷資料作為分析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1）多數的青少年不常使用交友軟體。（2）打發時

間、好奇與交友是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主要動機。（3）青少年最常面

臨的社交風險為暴露個人信息。（4）生理和社交動機可以直接增加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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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同時生理動機還可以透過使用交友軟體間接增加社交風險。（5）

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只能降低娛樂動機引起的使用頻率。

關鍵詞：使用與滿足、交友軟體、社交風險、青少年、家長介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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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 have increased in popular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exposed them to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risks. Based 

on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ors of the effects of adolescents’ motivations for using mobile dating 

apps on their social risks. In this study, an online survey was disseminated 

through popular websites among adolescents in April and May 2018.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512 adolescents aged 15 to 17 years. Among them, 473 

had used mobile dating apps at least once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provided the data used in the analysi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adolescents in this study did not use 

mobile dating apps frequently. Killing time, curiosity, and making new friends 

were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s. Among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risks, the 

adolescents most often disclosed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Both physical and 

social needs directly enhanced social risks. However, only physical motivation 

indirectly influenced social risks through the usage of mobile dating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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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台灣教育部2015年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報告指出，93.3%的台

灣高中職學生擁有智慧型手機可輕易下載使用交友軟體；在2016年，

交友軟體Goodnight用戶15萬人，主要使用者年齡為16–24歲。財團法

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的調查指出：
92.8%的台灣青少年在2016年曾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或網路社群分享生

活、尋求認同和結交朋友。青少年通過行動載具能輕易接觸各種交友

軟體，卻增加了家長監控的難度。

青少年正處於自我探索、增強社會獨立性和逐漸轉變成獨立個體

的階段（Kelly, 2001）。雖然青少年普遍視網路交友為機會，但交友過程

中可能存在各式各樣的騷擾，甚至延伸成現實中的犯罪行為。隨著網

路犯罪數量增加，考量青少年的自制力與判斷能力尚未發展完全，在

諸多青少年可能遇到的網路風險中（例如接觸到暴力、色情、霸凌等不

利於身心發展的內容），學者、家長與執法者最為關心的網路風險就是

網路交友的風險（Cookingham & Ryan, 2015;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Liu, Ang, & Lwin, 2016）。

交友媒體作為新興的媒介，相關研究比較少，且多是西方對成年

人的研究，以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的更是寥寥無幾。使用者的年齡發

展階段會導致個人特質和個體需求的差異（Timmermans & De Caluwé, 

2017）。青少年使用網路媒介的需求可能與成人不同。網際網路早已成

為台灣青少年接觸色情內容的最主要管道，以及影響他們性態度、性

行為和強暴迷思的重要因素（羅文輝、吳筱玫、向倩儀、劉蕙苓，
2008）。但青少年藉助行動載具使用性內容對其性發展（特別是性行為）

的影響的研究卻還非常稀少，是當前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Aubrey 

& Gamble, 2017）。

交友軟體具有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地點配對

等使用特性，很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社交風險：例如在行動載具使用交

友軟體使青少年能在脫離家長的管控下使用；可匿名性讓使用者能隱

蔽自己的身分；私訊互動提供了青少年洩漏自己資訊的管道；地點配

對則讓青少年能夠輕易與附近網友見面。雖然目前有不少交友軟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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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未成年人使用的保護功能，將註冊門檻設置為18歲。但青少年只

要謊報年齡就可以輕易的通過審核。因此，交友軟體對青少年造成的

潛在社交風險值得探討。相對而言，青少年對據實填答問卷也可能存

在一定的顧慮，造成相關研究收集資料的難度。

由於網路媒體允許青少年自主選擇多樣性的內容，使用與滿足理論

特別適合考察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整個過程，包括使用動機、使用過

程和使用結果。本研究除了透過青少年社會及心理的需求考察青少年

不同類型交友軟體使用的原因，也填補青少年在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上的

研究缺口。另外，本研究還呼應學者們（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的警告，媒體使用不但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還

有很多使用者未曾預料的其他結果。為此，本研究同時考察使用交友

軟體會導致青少年暴露於哪些社交風險行為，這是青少年使用者未曾關

注的重要後果。

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在控制了青少年的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後，

探討的研究問題包括青少年在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過程中都遇到哪些

風險？這些風險與以往有哪些不同？青少年為什麼會選擇使用移動交

友軟體？並出於哪些使用動機？不同類型的動機（如：生理需求、社交

需求、好奇心、娛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為何？青少年不同類型的動機

是否都會透過長時間使用，最終產生社交風險行為？或是某些動機可

以直接導致風險行為？家長介入青少年使用是否可以降低青少年動機

對社交風險的影響？

文獻探討

移動交友軟體上的社交風險

使用網路會遇到各種類型的風險（Natascha & Peter, 2014）。網路風

險行為是指相對於其他「安全」的網路使用行為，會讓使用者接收到負

面回饋的行為（Koutamanis, Vossen, & Valkenburg, 2015）。

過去研究將網路風險行為分成許多類別。Lenhart和Madden（2007）

將網路風險行為分成看到色情圖片、網路霸凌、發出／接收性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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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與網友見面與其他等五種類型。後來的研究者陸續加入新的風險

行為，例如結交網友、揭露個人訊息給網友、設網友為好友、偽裝身

分（Natascha & Peter, 2014）、與網友有性相關談話（Branley & Covey, 

2018）。林淑芳（2016）則將各種具體的風險行為概況為內容風險、接觸

風險和商業風險。

移動交友軟體（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是指在行動裝置上的約會／ 

交友軟體，在台灣多稱為交友軟體，因此本研究沿用該名稱。交友軟體

在行動載具使用、可匿名性、私訊互動、地點配對的主要特性（David & 

Cambre, 2016），使青少年更容易接觸到網路風險行為，特別是透露出自

己的個人資訊，甚至在現實見面，增加了遭遇風險的可能（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首先，在行動載具上使用的特點，讓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使用交

友軟體，脫離家長的監視與管理（Symons, Ponnet, Walrave, & Heirman, 

2017）。青少年在行為決策時著眼於眼前的利益而非長遠的規劃，容易

忽視行為背後所潛藏的風險（Albert & Steinberg, 2011），若獨自使用交

友軟體且無旁人給予意見時，較可能會進行網路風險行為。

交友軟體可匿名的特性，利於使用者在交友軟體中偽裝身分，創

造虛擬的身分，包含性別、種族、年齡等（Helen, 2006），甚至能偽造

婚姻狀態、放假照片等。判斷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不足以分辨對

方的真實資訊和身分。

交友軟體與社群網站有部分相似處，使用者能選擇性揭露個人資

訊，透過供人閱覽自己創造的個人檔案，與他人建立連結。但與社群

網站不同之處是交友軟體所建立的連結往往是一對一的私人互動

（Ward, 2017）。因為青少年普遍還未養成隱私意識，這樣的私訊方式為

他們提供了透漏自己個人資訊的新管道（Van Gool, Van Ouytsel, Ponnet, 

& Walrave, 2015）。

除此之外，交友軟體多綁定定位服務功能（location-based services）。

定位服務功能是提供使用者位置資訊的網路服務，多應用在移動裝置

的軟體上（Kim, 2016），交友軟體往往需綁定此服務以提供使用者對所

在地點附近的其他使用者進行交友配對的服務。交友軟體篩選了網友

的可能所在地，讓青少年能更輕易地從線上交友延伸至線下，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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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附近的網友見面，增加了「與網友見面」的可能（Courtney, Jeremy, & 

Charles, 2014）。

綜上所述，交友軟體的四個新特性創造了新的使用動機和新的「網

路風險行為」，這是過去的「風險」研究未曾考察的。因此本研究參考過

去研究，針對交友軟體的特性，對網路風險行為進一步聚焦，歸納出使

用「交友軟體」此一媒介時所可能的風險行為，並將之稱為「社交風險」。

交友軟體社交風險的主要特徵是使用者與陌生網友的彼此認識是起源在

行動載具的交友軟體上，透過可匿名和私訊的互動，往往發展為實際的

見面、兩性交往，甚至性行為。這些特徵本身是一個過程，包括使用

的行為，也包括使用的結果。對一般人來說，稱之為風險的主要原因

在於其中可能有虛假和欺騙的行為，也有可能發展出超過一般社會倫理

的兩性關係。對青少年而言，除此之外，還可能阻礙他們完成其成長

所必須的其他重要任務，例如課業學習（Nikken, 2017）。

美國過去10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有接近一半的高中生曾從事過性行

為，且呈緩慢上升的趨勢。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部很早就委

託學者調查發現媒體使用是青少年性行為的重要危險因子。青少年一

方面透過模仿學習性行為，另一方面被媒體中所描繪的無負面結果的

性娛樂所涵化，高估同儕中從事性行為的比例（Aubrey & Gamble, 

2017）。越多觀看電視中性內容的青少年，越早開始性行為，越有可能

懷孕或造成對方懷孕（Chandra et al., 2008）。從心理層面看，觀看媒體

中的性內容還會造成青少年低落的性自我形象，例如：性自尊低、性

自主性低、性焦慮高等（Aubrey, 2007）。羅文輝等人（2008）調查台灣的

高中生發現，在各種色情媒介中，青少年收看比例最高的是網路色

情。此外，網路色情的收視頻率與從事互動性網路色情活動的頻率，

是預測青少年性態度、性行為與強暴迷思的顯著變項。

針對青少年使用者從事這些風險行為的頻率，本研究將回答第一

個研究問題RQ1：青少年在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過程中都遇到哪些風

險？頻率為何？過去研究顯示網路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網路風險行為

（Livingstone & Helpsper, 2008）。Best、Manktelow和Taylor（2014）進一

步指出青少年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越多，越有可能成為網路霸凌的

受害者。無論是使用網路或是社交媒體的研究文獻都發現接觸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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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正向影響遭遇網路風險的機率。Subrahmanyam和Greenfield（2008）

指出在網路溝通中，頻繁的溝通頻率以及高度的自我揭露，都會加快

與陌生人建立關係的速度。故本研究提出假設1：

H1：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

使用的動機：使用與滿足理論

接下來，本研究要探討青少年為什麼會選擇使用移動交友軟體？

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媒介使用決定於使用者的需求與動機、心理與

社會環境、大眾傳播媒介、媒介使用的替代性、溝通行為等（Rubin, 

2002）。這些關鍵因素中，使用與滿足理論特別強調個體如何使用傳播

媒介或其他型態的溝通方式滿足自己社會與心理的需求（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3）。

使用與滿足理論假設媒介使用者是積極的、有目的和有選擇性的

（Krcmar, 2017）。雖然這個假設在電視當道的時代遭到許多的挑戰，但

在網路媒體多頻道多內容的時代，重新被學者青睞，被廣泛用於考察

各種不斷更新的網路應用功能和媒介內容。使用與滿足理論對於理解

人們為什麼選擇某個媒介和怎樣使用這個媒介提供了一個廣泛的視

角，使研究者可以更好的理解包括選擇性接觸和媒介效果在內的整個

媒體使用過程（Krcmar, 2017）。近年來，使用與滿足理論已被廣泛應用

於社群媒體和即時訊息使用動機的研究（Cookingham & Ryan, 2015）。

但很少研究特別針對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進行考察。

早期的研究指出社交是青少年上網的主要動機，青少年將即時訊

息和聊天室視為能發展和維持社交關係的管道（Patti, Alexander, & 

Jochen, 2005）。隨著社交媒介的興起，「上網動機」已無法精確描述使

用者選擇特定媒介的原因，使用網路可再細分為使用不同網路平台。

根據功能論的假設，雖然閱聽人依據個人動機選擇不同的網路平台，

但不同平台仍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使用動機，因此過去對於成人使

用交友軟體動機的研究對本研究仍具參考價值。
Sumter、Vandenbosch和Lightenberg（2017）指出，對成人而言，交

友軟體的使用動機能分成三個主要面向：生理需求（phys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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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需求（social needs）和其他社會心理需求（psychosocial needs）。
Timmermans和De Caluwé（2017）也指出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除了社交

需求外，還有娛樂和增加自信的需求。

生理需求是指與「性」有關的需求。台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

計數據顯示，11.1%的台灣青少年有性經驗，還不包含隱匿未報的部

分。多數的媒體學者認為交友軟體的興起應歸功於易於發展性關係 

的功能（Mason, 2016）。過往研究顯示生理需求是使用者選擇使用交友

軟體的主要動機之一，17%的Tinder成年用戶藉由該軟體發展了一 

夜情（Sumter, Vandenbosch, & Ligtenberg, 2017）。然而也有研究認為 

用戶主要動機是尋求娛樂，而非為了發展伴侶關係或是尋找性伴侶

（Timmermans & De Caluwé, 2017）。

社交需求是指期望與他人互動並建立穩定關係的需求，與生理需

求不同，社交需求主要尋求情感依附。Sumter（2017）等學者發現交友

軟體使用者對於「愛」的動機比對於「性」的動機強烈。尤其是當人們處

於青少年階段時，會開始好奇並嘗試發展伴侶關係，並且想引起他人

注意（Steinberg, 2005）。青少年對浪漫關係的渴求也是使用社交媒體的

主要動機之一（Choukas-Bradley, Goldberg, Widman, Reese, & Halpern, 

2015）。交友軟體沒有朋友圈的設定，多為一對一認識，因此對象多為

認識線上線下沒有任何已知連接關係的新朋友，這種情形既提供極佳

的社交機會，也增加社交風險。

其他的需求還包括好奇心、追隨潮流、打發時間、增加自信等多

種需要（Bartsch, 2012）。交友軟體滿足了對未知事物的探索、使用新產

品的好奇心。好奇心也是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重要動機之一（Lai & 

Yang, 2014）。這些「好奇」與尋求娛樂的動機使想交友的人，從使用傳

統的約會網站進而嘗試使用交友軟體（Giulia & Christoph, 2016）。此

外，尋求娛樂的需求促使人們使用社群媒體，從中尋求刺激與快感，

還會影響部分追求高度感官刺激的使用者，最後可能發展成一夜情

（Baumgartner, Sumter, Peter, & Valkenburg, 2012）。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想要考察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

機。綜上所述，過去Sumter等人（2017）的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Tinder

的動機主要為：生理需求、娛樂需求和社交需求。使用動機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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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的頻率也會越高。因此本研究好奇青少年使用者是否具有這

三方面的動機，哪種動機最強烈？哪種動機對使用頻率和社交風險的

影響最大？為此，本研究考察以下研究假設：
H2：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使用頻率。具體而言，使用者

的生理需求（H2a）、娛樂需求（H2b）和社交需求（H2c）越高，使用交友

軟體的頻率就越高。
H3：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社交風險。具體而言，使用者

的生理需求（H3a）、娛樂需求（H3b）和社交需求（H3c）越高，所從事的

社交風險行為的頻率就越高。

接下來，本研究想考察研究問題四：青少年不同類型的動機是否

都會透過長時間的使用移動交友軟體，而最終發展成為風險使用行

為？或者完全不需要使用時間作為中介，動機直接就造成風險使用行

為？根據前文，提出以下假設：
H4：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完全或部分中介使用動機對社交風險的

影響。具體而言，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完全或部分中介生理需求

（H4a）、社交需求（H4b）和娛樂需求（H4c）對社交風險的影響。

家長介入行為

家庭對個體的社會化過程相當重要，過去研究指出家庭會影響青

少年網路使用與網路風險（Kabasakal, 2015）。無論是傳統媒體或是新媒

體，家長都被認為是影響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的主要社會因素。家長

在子女的社會化階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孩子會通過與家長的互動習

得社會規範，並模仿其價值觀；家長也會保護小孩，讓他們遠離可能

的危險（Grusec & Hastings, 2014），其中包括使用網路可能帶來的負面

影響（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青少年的父母被認為是媒介使用

風險和收益的主要促成者、老師和守門人（Nikken, 2017）。家長的介入

行為（parental mediation）是指家長針對子女媒介使用行為所進行的控

制、管理行為（王嵩音，2016）。

過往文獻將家長的介入行為分為限制型介入與指導型介入（Lwin, 

Stanaland, & Miyazaki, 2008; Chen & Chng, 2016）。限制型介入是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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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限制孩童的使用時間、閱覽內容，並且制定使用規則；指導型介入

則是家長與孩童溝通如何使用媒介，並且討論媒介內容，或是陪孩童

一起使用。這兩種家長介入行為也是研究中最常被比較的兩種家長介

入行為方式（林淑芳，2016）。

家長介入也是過去文獻考察如何降低青少年觀看電視性內容對其

性態度和性行為的負面效果的一個研究重點（Aubrey & Gamble, 

2017）。Fisher等學者（2009） 發現限制型介入對干預青少年性行為最為

有效，特別可以減少他們從事口交和性交的可能性。但是文獻中，關

於家長指導型介入對青少年性行為的干預效果的研究發現卻常常不太

一致。

交友軟體的特性似乎讓家長的介入更難以發揮成效：行動載具可

以使青少年脫離家長的監視，可匿名性可使青少年隱藏未成年的身

分，私訊互動讓青少年與網友的互動情形難以得知，地點配對則降低

了青少年與網友見面的難度。根據過去文獻（王嵩音，2016；Nikken, 

2017）：指導型介入能夠提高青少年自律性，降低使用頻率；限制型介

入能夠規範青少年的交友軟體使用行為，也會減少使用頻率，本研究

作出以下假設：
H5：家長介入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方式和頻率可能會降低

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即（H5a）：家長限制型介入程度越高，青

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就越低；以及（H5b）：家長指導型介入程度越

高，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就越低。

另外，相關的研究問題為RQ2：哪種家長介入方式（限制型還是指
導型）可以比較有效地降低青少年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使用頻率和社交

風險使用的影響？

個人因素的控制：性別、年齡與自戀程度

使用與滿足理論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考察哪些個人特徵影

響媒介的使用動機、使用行為及其關係（Krcmar, 2017）。在諸多的個人

特徵中，人格特質是最重要的研究變項之一。人格特質是指個人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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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表現的內部原因和屬性。它是人和人之間差別的最重要指標，也

是媒介選擇、媒介偏愛和媒介效果最重要的前置變項和調節變項

（Timmermans & Sparks, 2017）。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國內外很多研

究都開始考察人格特質對社群媒體使用與滿足的影響。例如，Fox和
Rooney（2015）發現自戀程度高的人更喜歡使用社群媒體和發佈自拍

照，花更長的時間編輯照片。研究者還發現年輕世代的自戀分數顯著

高於過去的世代，並將這個差異歸因於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廣泛

使用（Timmermans & Sparks, 2017）。

自戀（narcissism）是一種人格特質，喜歡誇大自我概念、自我重要

性和期待被人戀慕（Buffardi & Campbell, 2008）。很多研究發現自戀程

度與線上自我資訊的揭露以及社交活動呈現正相關（Liu et al., 2016）。

高自戀程度者通常會較為專注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的感覺為優先，並

且認為自己較其餘人優秀（Leung, 2013）。研究顯示高自戀程度的個體

傾向於揭露更多個人資訊，公開對自己有利的資訊以強調個體優勢。

他們偏好分享具吸引力的自拍照片和吸引人的資訊，獲取他人的目

光，能選擇性展現自己的社群網站便是他們最佳的舞台（Kim & Chock, 

2017; Leung, 2013）。

自戀程度高者對於與他人建立深度的關係興趣較低，比起需要投

入情感的面對面的朋友，他們傾向於認識更多社群網站上的朋友，以

獲得大眾關注及讚許，滿足虛榮心（Davenport, Bergman, Bergman, & 

Fearrington, 2014; Leung, 2013）。

過去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性別與年齡會影響網路使用頻率以及網路

動機。英國孩童網路使用行為調查顯示，以性別而言，男孩較女孩傾

向使用網路認識朋友，以年齡而言，年長的青少年比年幼的青少年更

可能使用網路認識朋友（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在使用動機的部分，成長中的青少年會逐漸增加對於愛以及性的需

求，並尋求親密關係，隨著年紀增大，使用者愛與性相關的交友動機就

越強烈（Sindy, Patti, & Jochen, 2013; Sumter et al., 2017）。不同性別的網

路使用動機也會有所差異，研究顯示男性比女性較常使用網路尋找潛在

的性伴侶（Gatter & Hodkinson, 2016; Valkenburg & Pe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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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青少年使用者的自戀程度、性別和年齡都有可能影響

他們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和行為，因此在檢驗前文的研究假設時，被

列為控制變項。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納入若干其他控制變項，包括家

長收入、家長教育程度與家庭結構。過去研究指出家長的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越高，青少年使用網路的比例顯著較高（Jung, Kim, Lin, & 

Cheong, 2005）。因它們可能對研究造成影響，故納入控制變項。
Livingstone和Helsper（2008）指出家庭結構會影響孩童的網路風險

行為。結構完整的家庭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功能、角色溝通功能、表

達情緒功能、成員彼此互相關心和行為控制功能（Kabasakal, 2015）。反

之，來自父母離異家庭的青少年，由於缺少社會支持，較有可能轉而

向網路尋求與陌生人的關係以及連結（Wells & Mitchell, 2008）。即單親

家庭的青少年相對於雙親家庭的青少年，更傾向使用網路社群認識新

朋友（Lenhart & Madden, 2007），因此納入家庭結構作為控制變項。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與對象

本研究架構以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為自變項；交友軟體使用頻率為

中介變項；社交風險行為作為應變項；家長介入行為作為調節變項；

青少年的性別、年齡、自戀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和家長教育程

度作為控制變項。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使用交友軟體的青少年。青少年可以被分成
12–15歲的早期青少年與15–17歲的晚期青少年（Koutamanis et al., 

2015）。根據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年對青少年的調查研究報告（張

卿卿、陶振超，2018），98.4%的台灣高中職生擁有僅限自己使用的能

下載交友軟體的智慧型手機，顯著高於國中小階段的青少年。高中職

生年齡介於15–17歲，正是擁有較成熟的性發展、自主性，脫離家長、

老師管教的時期。故本研究以15–17歲的高中職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所針對的媒體為交友軟體，因此選擇從 IOS App Store台

灣區以及Google Play社交類別下載排行榜前五十名中選擇符合上述特

性的交友軟體（Goodnight、BeeTalk、Pairs、JustDating、Paktor、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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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ut、wootalk）進行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曾使用過Goodnight、
BeeTalk、Pairs、JustDating、Paktor、緣圈、Skout、wootalk中任一軟體

的15–17歲青少年。

本研究採用網路調查法。網路調查法除了效率高且成本低廉，更

重要的是具匿名性特點。當問卷涉及較敏感的議題，匿名性可能會提

高受訪者的作答意願。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年對成人的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自填組所填報的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顯著高於面訪組（張卿

卿、陶振超，2018）。

本研究在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5月14日，於Facebook、批踢

踢及各交友軟體發放問卷，共計回收473份有效問卷。完成問卷填答者

可獲得Line貼圖或P幣（網路虛擬貨幣）等作為獎品，增加填答意願。

在性別部分，女性樣本數（53.3%）略多於男性（46.7%）。在年齡部分，
15歲青少年佔39.2%，16歲青少年佔39.6%，17歲青少年數量最少，佔
21.2%。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屬於非隨機樣本，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是交

友軟體的使用者。目前文獻還沒辦法確定交友軟體的使用者佔全國高

中生樣本的實際比例。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年對青少年進行的問

卷調查僅有一題涉及交友軟體的使用，即有13%的高中職生（n = 686）

報告最常上網找或看的內容是交友軟體。這群人有56.2%是男生，大

部分16歲（61.8%），其次是15歲（23.6%）和17歲（14.6%）。相較之下，

本研究樣本的女生比例偏高，年齡分配比較平均。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Ⅰ.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本研究將使用動機分類為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需求（Sumter 

et al., 2017）。生理需求是指與「性」有關的需求；社交需求是期望與他

人互動並建立一段穩定關係的需求；娛樂需求是指好奇心、追隨潮流、

打發時間等心理需求（Bartsch, 2012）。測量題項基於Timmermans和De 

Caluwé（2017）的研究，並參考相關研究（Mason, 2016; Sumter et al., 

2017），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共17個題目，具體題項內容參考附錄。

收集資料後，將各需求的題項分數分別加總。由於過去尚未有將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分類的研究，本研究對使用動機的分類進行驗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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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力求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分類的信效度。CFA的結果顯示，

以三個構念為潛在變數，各題向的CR與AVE，CR皆高於 .6，AVE皆

大於 .5，整體而言，本量表具有聚斂效度。使用動機中的娛樂好奇動

機原本有5題，信度較低（Cronbach’s α = 0.646＜0.7）。當將題項「我的

朋友們都在使用」刪除後，信度提高至0.791。性需求和社交需求的信

度（Cronbach’s α = .94和 .90）也顯示良好。

Ⅱ. 社交風險行為

基於過去研究（Branley & Covey, 2018; Courtney et al., 2014; 

Rodríguez-de-Dios, Oosten, & Igartua, 2018），考慮交友軟體的使用特

性，並且概括公眾所關心的風險情況，本研究將交友軟體中社交風險

行為的操作性定義為從事10種具體風險行為的頻率的總和，題項內容

列在表一。請受訪者按照「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分別

給予1至4分。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 .87）。

Ⅲ. 交友軟體使用頻率

衡量青少年去年一年內，平均每週使用交友軟體的次數。基於王

嵩音（2016）的網路使用頻率調查，將使用頻率的選項訂為「每天一次

（或一次以上）」、「每週兩、三次」、「每週一次」、「每月一、二次」、

「兩、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並分別給予7至1分，

分數越高代表使用頻率越高。

Ⅳ. 家長介入行為

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將家長介入行為分為限制型介入和指導型介入

（Chen & Chng, 2016）。基於過去的相關研究（Chen & Chng, 2016; Liu et 

al., 2016; Rodríguez-de-Dios et al., 2018; Shin & Kang, 2016），本研究整

理出適當的題項敘述。限制型介入和指導型介入各五題。其中限制型

介入的題項分別為：（1）家長會規定我使用手機的時間；（2）家長會在

一旁監視著我使用手機；（3）家長會規定我與網友的互動界線；（4）家

長會限制我能下載的App；和（5）家長會檢查我與網友的聊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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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型介入的題項分別為：（1）家長會告訴我可以分享與不能分享

的資訊；（2）家長會解釋分析交友軟體的優點與缺點；（3）家長會教導

我如果網友令我困擾我該如何解決；（4）家長會推薦我適合我年紀的
App；和（5）家長會與我討論網路交友相關資訊與新聞。參考台灣傳播

調查資料庫，題項的測量尺度設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

常」，並分別給予1至4分，將題項加總後得到家長介入行為程度。

本研究也對家長介入行為的分類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考察其構

念效度，即相應的5個題項是否同屬一個構念。結果發現，10個題項

產生2個因素，5個題項順利收斂到所屬的介入類型，各題項的因素負

荷量都高於0.73，累積解釋變異量高於63%。另外，限制型和指導型

的量表的信度分別為（Cronbach’s α = .84）和（Cronbach’s α = .86）。以

上結果顯示兩種介入類型的操作性定義信效度良好。

Ⅴ. 控制變項：家長收入、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

根據Leung（2013）對自戀的定義，本研究定義自戀為：將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以自我優先。其特質包含活在當下、依賴他人的目

光、害怕依賴關係、極具自信。本研究參考Raskin和Hall（1979）自戀

人格量表（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和Leung（2013）修改後的自

戀人格量表，使用10個題項，內容分別為：我是個優秀的人；我是個

天生的領導者；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我喜歡當領導者；我喜歡被讚

美；我喜歡成為焦點；我認為操縱別人是很容易的；我可以讓人相信

我說的話；我喜歡看著我的身體；我喜歡照鏡子。使用李克特量表測

量，受訪者的回答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

同意，分別從1分至5分，將題項的分數加總後即為自戀程度。量表信

度良好（Cronbach’s α = .88）。

由於青少年可能對於家庭經濟不甚清楚，因此參考過去以青少年

為調查對象的調查的題目設計，將題項設為「很不富裕」、「不富裕」、

「普通」、「富裕」、「很富裕」。家長教育程度以家長的最高教育程度為

主，分為未受正式教育、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

所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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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指的是家庭組成成員，分成單親、核心、祖孫、三代四

種含括青少年的家庭組成方式。再將單親與祖孫家庭定義為家庭結構

較不健全的結構，核心與三代家庭為較健全的組合。

統計分析結果

描述性統計

參考附錄，青少年使用交友App的最主要動機為娛樂和好奇，其

次是社交需求。一般青少年都不同意自己是出於性需求而使用交友軟

體。在使用頻率部分，28.3%的受訪者「一年一次」，是所佔比例最高

的，其次則是「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佔16.5%。在社交風險部分

（表一），最常發生的風險行為是「告知網友自己的所在地」，次之為「與

網友的談話中提及色情相關話題」。

表一　社交風險行為的題項和因素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題項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社交風險行為（Cronbach’s α = .87） 1.99 0.66

告知網友自己的所在地 2.38 0.89

傳送自己的照片給網友 2.07 0.78

洩露個人資訊 1.97 0.67

與網友語音通話 2.08 1.07

謊報資訊 2.11 0.90

與網友視訊聊天 1.63 0.73

與網友於現實見面 1.88 0.79

在談話中提及色情話題 2.16 0.95

與網友進行性行為 1.55 0.74

告訴網友自己的聯絡方式 2.04 0.77

在自戀程度部分，得分最高三題為：「我認為操縱別人是很容易的」

（M = 3.06，SD = 1.11）、「我喜歡看著我的身體」（M = 3.05，SD = 

1.09）、「我是個天生的領導者」（M = 2.92，SD = 1.03）；得分最低的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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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喜歡被讚美」（M = 2.01，SD = 1.85）、「我可以讓人相信我說的

話」（M = 2.39，SD = 0.94）、「我是個優秀的人」（M = 2.64，SD = 0.94）。

受訪者78.8%來自於「核心與三代家庭」；「家庭收入」以「普通」最

多（66.2%）。「父親教育程度」和「母親教育程度」都以「高中／高職」最

多（35.7%和42.4%）。

在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中，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為「規定與網友的互

動界線」（M = 1.66，SD = 0.94），次之為「規定使用手機的時間」（M = 

1.84，SD = 0.93）；最少使用的方法為「家長會限制我能下載的App」 

（M = 1.23，SD = 0.57）和「家長會檢查我與網友的聊天記錄」（M = 

1.27，SD = 0.65）。

在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中，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為「告知可以分享與

不能分享的資訊」（M = 1.91，SD = 1.06），次之為「討論網路交友相關

資訊與新聞」（M = 1.74，SD = 0.95）；最少使用的方法為「推薦適合年

紀的App」（M = 1.27，SD = 0.65），次之為「分析交友軟體的優點與缺

點」（M = 1.44，SD = 0.82）。

推論性統計

Ⅰ. 預測交友App的使用頻率

首先考察各變項對使用頻率的影響，階層迴歸第一階為控制變

項：性別、年齡、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度，第二階為三

種類型的使用動機：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娛樂需求，第三階則將家

長介入加入，結果呈現在表二。接下來主要報告的是第三欄中最後完

整模型的結果。

控制變項中性別（β = .112，p < .05）、年齡（β = .096，p < .05）和

家庭收入皆顯著（β = –.193，p < .001）預測使用頻率。男生、年紀越

長，且越貧窮家庭的青少年越多使用交友App。三種不同類型的動

機，可看到生理需求（β = .218，p < .001）、社交需求（β = .224，p < 

.001）對使用頻率都有正向影響。支持研究假設H2a：交友軟體使用動

機中的生理需求會正向影響使用頻率成立，和H2b：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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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社交需求正向影響使用頻率成立。同時，娛樂需求不能顯著預測

使用頻率（β = –.002，p = .998），H2c不成立。

在迴歸分析之前，先將家長介入行為與交友軟體使用頻率進行兩

兩相關分析，發現限制型家長介入行為與使用頻率無顯著相關（Pearson 

r = –.051，p = .959）；指導型家長介入行為與使用頻率顯著相關（Pearson 

r = –.133，p < .01）。因此推論家長限制型介入與交友軟體使用頻率無

關，H5a沒有得到支持。但H5b預測家長指導型介入降低交友軟體的使

用頻率暫時得到支持。

為了避免家長限制型介入對家長指導型介入影響的分析，僅將家

長的指導型介入帶入迴歸分析。因兩種介入行為之間顯著正相關

（Pearson r = .628，p < .001）。若將兩者同時帶入模型或者取平均數，

有可能干擾或稀釋指導型介入對使用頻率的影響。

表二階層三中新加入家長指導型的介入方式，結果顯示，它對使

用頻率沒有顯著影響（β = –.075，p = .23）。因此，這個結果不支持研

究假設H5b，即家長指導型介入程度越高，使用頻率越低。總的來

說，兩種家長介入方式，對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頻率都沒有顯

著的影響。

表二　各變項對使用頻率的影響（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階層一

β值
階層二

β值
階層三

β值

性別   .14*     .133*     .112*

年齡   .11*   .10*     .096*

家庭收入     –.21***       –.188***       –.193***

家長教育程度 –.051 –.026 –.028

家庭結構 –.042 –.029 –.047

生理需求         .191***         .218***

社交需求       .23***         .224***

娛樂需求 .008 –.002

家長指導型介入 –.075

F     10.734***     16.500***     12.794***

Adjusted R平方 .15   .205   .210

註：男 = 1，女 = 0；*< .05, **< .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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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預測交友App的風險

接下來考察各變項對社交風險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階層一控制

變項中的性別（β = .159，p < .001）和自戀程度（β = .097，p < .05）顯著

對應較高的社交風險行為。男性相對於女性，自戀程度高的人，較多

從事社交風險行為。

階層二加入三種不同類型的動機，可看到生理需求（β = .442，p < 

.001）、社交需求（β = .172，p < .001）對社交風險都有正向影響。H3a

和H3b分別預測使用交友軟體的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會正向影響社交

風險，被驗證為成立。但H3c預測娛樂需求正向影響社交風險的假設

不成立。

階層三加入使用頻率，發現使用頻率（β = .266，p < .001）對社交

風險有顯著影響。這說明，H1預測交友軟體使用頻率會正向影響社交

風險也獲得支持。

在階層三，帶入使用頻率後，社交動機的影響變為不顯著，暗示

使用頻率完全中介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的影響。為驗證中介效果的統

計顯著性，本研究以SPSS Process套件中的模型四（Model 4）進行中介

效果（mediation）檢測（信賴水準95%、模擬抽樣次數5000）。發現生理

需求（β = .079，CI：.054，.113）與社交需求（β = .111，CI：.211，.376）

間接效果皆成立。此外，生理需求（β = .379，t = 10.823，p < .001）與

社交需求（β = .293，t = 7.02，p < .001）對社交風險的直接效果也都顯

著。由於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均成立，判斷為部分中介，故支持研究

假設H4a和H4b。由於娛樂需求對使用頻率和社交風險都沒有顯著影

響，無法構成中介效果，因此研究假設H4c不成立。

表三　各變項對社交風險之影響（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

自變項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

性別         .188***         .172***         .159***

年齡   .003   .002   .001

自戀程度     .131*     .112*     .097*

家庭收入   .022   .057       .104**

家長教育程度 –.045 –.016 –.032

家庭結構 –.069 –.045 –.041

家長指導型介入 –.053 –.027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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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階層一     階層二     階層三

生理需求         .442***         .393***

社交需求         .172*** .08

娛樂需求   .021 –.006

使用頻率         .266***

F 0.925     32.704***    26.853***

Adjusted R平方   .006   .310   .406

註：男 = 1，女 = 0；*< .05, **< .01, ***< .001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使用與滿足理論探討青少年使用移動交友軟體的動機、

使用和可能造成的社交風險，在控制了性別、年齡、自戀程度等干擾

變項後，考察家長介入行為的調節作用，希望找出降低青少年因使用

交友軟體而增加社交風險的因素，供相關決策者參考。

本研究發現多數15–17歲青少年不常使用交友軟體，53.5%的青少

年僅偶一為之，但也有16.5%青少年每天使用一次或以上。現今大多

數交友軟體下載年齡限制為18歲，但本研究發現過去一年至少使用一

次的青少年非常多，本研究的有效樣本（n = 473）皆為未成年且曾使用

過交友軟體的違規者，說明未成年而違規使用交友軟體的問題確實存

在，其風險值得探討。

在使用動機方面，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主要動機為打發時間、

好奇以及認識新朋友，他們都比較不認同自己是為了滿足性需求而使

用交友軟體。這與Giulia和Christoph（2016）認為好奇心會使人開始使

用交友軟體的觀點相符。但另外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的樣本中

大多數的青少年為輕度使用者。

同時，研究結果顯示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好奇動機都與交

友軟體的使用頻率呈現兩兩關係的正向相關。但是同時考慮三種動機

的時候，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不但遠遠高於娛樂

好奇的影響，甚至可以抵消它的影響。正如Giulia與Christoph（2016）

研究所指出的，娛樂需求雖然可驅使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但難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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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續持續使用的動機。同樣，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與娛樂好奇動機

都與交友軟體的社交風險呈現兩兩關係的正向相關。但控制了生理需

求和社交需求的影響後，娛樂好奇動機對社交風險行為同樣不具獨立

的預測力。

未來研究可繼續考慮因娛樂好奇動機而使用交友軟體和從事社交

風險行為的青少年在個人特徵（性別、年齡、個性）和有效的家長介入

方式上有怎樣不同的特徵，便於學校和家長預防和控制實際的社交風

險。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考察哪種新傳播科技的特徵，容易

引起青少年娛樂和好奇的動機。Sundar和Limperos（2013）歸納了四種

新科技的符擔性（affordance）：包括型態（modality）、能動性（agency）、

互動性（interactivity）和通航性（navigability），他們為目前考察新媒體

的使用與滿足提供了最好的理解方式（Krcmar, 2017）。

另外，本研究發現性別和年齡都會直接影響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

的頻率。男性的使用頻率與社交風險均高於女性。此外，性別會強化

生理需求和社交需求對使用頻率的影響，表示男性更容易基於生理需

求和社交需求增加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

年齡較長的青少年較多使用交友軟體，但不一定遇到較高的社交風

險。本研究結果與英國孩童網路使用行為調查結果相符。本研究亦發

現青少年年齡對社交需求與使用頻率的關係具調節效果。年齡較大的

青少年更容易因為社交需求而使用交友軟體。年齡越大者，其對愛的

渴求越高，更會使用交友軟體追求內心愛的滿足（Sindy et al., 2013）。

年齡未對生理需求起到調節作用，可能是因為受訪者年齡為15至17

歲，此年齡區間的青少年對生理需求可能差異不大，而過往Sindy等人

（2013）的研究是針對12–17歲青少年，其研究結果才會有年齡上的差

異，發現年紀越大的青少年對於愛與性相關的需求就越高。

本研究發現家長的指導型介入雖然可以降低使用頻率。但在控制

了家庭因素、個人特徵和使用動機的影響後，家長的指導型介入的單

獨解釋力便完全消失了。可能的原因是，家長的指導型介入僅對使用

動機較弱的青少年有效，或者僅對於青少年以好奇娛樂為主要使用動

機的時候有效。換句話說，如果青少年主要出於生理和社交需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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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交友軟體，家長無法透過指導型介入有效地降低他們的使用頻

率。未來研究可以繼續針對指導型介入有效的時機和範圍進行更全面

的考察。

家長介入的微弱效力與移動交友軟體具有於行動載具使用、可匿

名性、私訊互動和地點配對的特性相關。特別是手機的高移動性，使

家長無法有效介入（監督、指導、限制）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行為。

與指導型介入相比，台灣父母常常使用的限制型介入方式更是毫無效

力。未來研究應該從決定青少年使用動機的個人特徵，或者從前面提

到的科技符擔性下手，來尋找預測青少年交友軟體的使用行為和社交

風險的重要因素，而非如傳統的固定媒體時代那樣，把責任和期待完

全放在父母介入媒體使用的方法和強度上。

除了交友軟體的使用，青少年的社交風險行為是本研究關注的另

一個焦點。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對於線上活動較缺乏危機意識，常常

提供個人資訊給網路上結識的朋友。大部分（52.9%）的受訪者都將線上

關係延伸至線下，曾與網友於現實見面；31.3%的受訪者甚至與網友進

行過性行為。本研究發現生理和社交需求都是社交風險行為的有效預

測因子，生理和社交需求越高，所作出的社交風險行為也越多。但娛

樂好奇的需求不會導致社交風險行為。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青少年使用交友軟體的頻率正向提高社交

風險行為。不但如此，中介分析的結果發現，交友軟體的使用頻率還

會加強生理和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行為的影響。相對而言，生理需求

對社交風險行為的直接效果比社交需求強，但社交需求對社交風險行

為的間接效果比生理需求強。可能的原因是，交友軟體的使用不但表

達和滿足了青少年的社交需求，還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的社交需求，這

符合Sundar和Limperos（2013）的科技互動理論。

結果還顯示青少年的自戀程度除了會正向提高社交風險，還會加

強使用頻率對社交風險的正向影響。這個研究結果符合過去Leung

（2013）的觀點，自戀程度高的人喜歡分享自己的照片、使用網路進行

交友等，而在其交友過程中，會不自覺地作出展示自我的風險行為。

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加強宣導，告知青少年某些行為在獲得他人

讚賞的同時也伴隨著社交危險，並針對因生理需求使用交友軟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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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討論對應方式，例如加強性教育等，並且針對男性特別宣導交友軟

體的風險行為。基於指導型介入行為在青少年因好奇娛樂動機使用交

友媒體的情況下能降低使用頻率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家長採取指

導型介入行為，比如分析交友軟體存在的優缺點、推薦適合青少年的
App、告知青少年哪些資訊不該被分享，而非一味的限制與禁止。

最後，本研究具有以下的幾個研究限制，日後的研究可以斟酌改

進。首先，本研究屬於非隨機抽樣，且全部為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年

齡和性別與全台灣樣本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描述性統計的結果無法直

接推論到全台灣青少年。Yin（2011）主張，個案研究方法的優點不是

「人口描述性的概括性」，而在於「概念間關係的概括性」。李金銓

（2019：533）也指出小樣本內部差異的比較，雖不能過度推演，但因為

具有概念的代表性，可以以小見大，看整體和部分的關係，看表面現

象背後所表現的普遍規律。因此，本研究針對概念之間關係的推論仍

然有效，也可以作為日後研究的參考依據。

另外，本研究僅調查15–17歲青少年，但未來可增加不同年齡區

間，尤其現今智慧型手機普及，部分國中生甚至國小生亦擁有行動載

具能夠接觸交友軟體，其所形成的隱憂也須多加關注。

最後，本研究的樣本中有28.3%使用頻率為一年一次。雖然社交

心理需求的好奇心等動機較多影響這些較少使用的人，若只收集在固

定使用交友軟體的樣本，對於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社交風險的影響，

以及其他影響社交風險的因素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對於個性

特徵的考察僅限於自戀程度，未納入其他可能的個人特質，例如五大

人格特質，未來相關研究可考慮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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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的題項、平均數和標準差

題項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因素一：生理需求（Cronbach’s α = .94） 2.52 1.26

尋找一夜情對象 2.42 1.36

尋找無負擔的性行為對象 2.49 1.42

尋找和我有一樣性癖好的人 2.54 1.61

想試有多簡單找到性伴侶 2.51 1.36

想增加性行為經驗 2.48 1.40

想找人談論性相關話題 2.67 1.39

因素二：社交需求（Cronbach’s α = .90） 3.17 0.95

想尋找伴侶認真經營感情關係 2.77 1.28

想與人約會 2.83 1.34

想認識新朋友 3.5 1.13

想與陌生人講話 3.33 1.21

想擴大我的社交圈 3.2 1.2

想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 3.09 1.23

想增進我的社交技巧 3.47 1.06

因素三：娛樂好奇動機（Cronbach’s α = .79） 3.54 0.85

想打發時間 3.96 0.96

因為好奇而使用 3.71 1.03

朋友都在用，我也想用看看 (刪除 )
*

2.87 1.17

只是隨便試用一下 3.33 1.13

我沒別的事情好做 3.15 1.21

註：* 因為此題項與其他題項的一致性信度過低，故未加入該因素的計算




